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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水

我是1952年来到铜陵的，在扫把
沟的码头下了船，坐上了一列小火车到
达铜官山铜矿，在现在的康复路那里下
的车。小火车是我来到铜陵乘坐的第
一辆交通工具，它给我童年留下了深刻
的记忆。

铜官山铜矿小铁路全长8.6公里，
是一条轨距为1047毫米的窄轨铁路，
始修建于1940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我国，掠夺我地下宝贵资源的有力罪
证。

小铁路最初的走向：由天鹅抱蛋山
的脚下，横穿现在的康复路、至现在的
黑天鹅大厦处，沿着现在的长江路一路
向西，在现在的新民污水处理厂那里拐
了个弯往南，到扫把沟的江边。

1956年10月12日建立铜官山市
后，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那时，我市
还没有一条象模象样的公路，市政府决
定将小铁路改道，用小铁路的路基来修
筑一条横贯市区东西方向的道路。
1958年下半年，小铁路被拆除，改成后
来的铜陵有色铁路线：由天鹅抱蛋山的
脚下，横穿现在的康复路、不再走现在
的长江路了，而是经长江东村、长江新

村、朝阳市场，在现在的铜官大道那里
向南拐弯，经余家村延伸到了横港地
区。这样便将处于市区中心的一段路
基给腾了出来，将小铁路的路基扒平，
修建成了现在的长江路。

小铁路线上共有一大、三小4个烧
煤的火车头，跑起来轰隆轰隆的，“脚
下雷声响，头上浓烟冒”。大的叫胜利
号，车头上还有“9620”字样，小的分别
叫建设号、生产号，上面分别有“1501”、

“1502”字样。
小铁路有两大功能。一是将铜官

山铜矿生产出来的铜精砂、铁精砂、硫
精砂、水泥等装运到“山下地区”的冶炼
厂、化肥厂、磷铵厂进行再加工，将轮船
运来的各种生产、生活物资运往“山上
地区”的市区；二是作为公交车使用。
那时候，“山上”与“山下”地区没有开通
公交车，小铁路便承担着职工和群众的
交通功能，每天开行两趟客运专列，；交
通车一共挂6节（4客2货）车箱，货运
车箱主要是供那些少量的瓜果蔬菜，煤
炭杂货等的运输；早上6时30分从现在
的康复路站台开出，中途停靠：联盟路
（即现在的义安路）站、余家村等站到达

横港。晚上5点半从横港站开出，分别
在上述的几个小站停靠，康复路站是终
点站，单趟行驶约半个小时；

铜陵市先有铁路公交车，后有公路
交通车的，铁路交通车是从市内穿行而
过，公交车是经郊区（即铜港人民公社）
通往横港地区，老百姓们便编了一个顺
口溜 ：“铜陵山城真奇怪，“山上”、“山
下”分两块，火车在城里来回跑，汽车无
奈跑城外”。

小铁路虽然是为矿山服务的，但也
是为全市所有行业和百姓服务，我市各
行各业的物资、百姓生活吃、穿、戴的所
有物品都是靠这条小铁路运进来的，所
以说它又是铜陵市的一条物资运输
线。在这条小铁路线上先后建有几个
专用的站台，最早的专用站台是铜官山
铜矿的木料站台、煤炭站台和矿用物资
站台，位置在杨柳湖，就是后来的工人
体育场 ：市民所用的煤炭站台先后设
立了两处，一处在现在的黑天鹅大厦那
里，因为那里最早就是市石油煤炭公司
的所在地，专门经营煤炭、煤球的场所，
所以煤炭的站台就设立在这里；再后来
石油煤炭公司搬了家，便在这里建起了

这个黑天鹅大厦。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白色的高楼大厦为什么取名：“黑
天鹅”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站台，就设在现
在的康复路那里；后来铜陵的粮库搬到
了现在的长江二路红星小商品城那里所
以站台也搬了过来，那时可没有专用的
卸车设备，卸下粮包全由工人们肩扛。

1971年的3月24日，随着芜铜铁
路的建成开通，我市对这条小铁路也进
行了彻底的改造，由“窄轨”换成了全国
统一的标准铁轨，轨距为1435毫米。
它的功能和作用也随之得到了更大的
发挥。由于铜官山铜矿的矿山资源经
过了几十年的大规模开采，地下埋藏的
矿藏资源已接近枯竭 ，这条小铁路的
运输量便大大的减少；经市政府与有色
金属公司研究决定，于2010年的9月
10日对小铁路进行了拆除，让位于长江
二路的建设。

这条小铁路为铜陵的建设和发展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
这条小铁路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铜
陵人民都深深地记住这条与自已同生活、
共前进了几十年的铜陵有色小铁路！

铜陵记忆——有色小铁路
□俞俊年

铜陵有色聚精英，扬子江边建帐营。
探采三千年古址，中标十万里工程。
称雄更是尖兵搏，致卓多因技术赢。
百舸争流掀瀚海，金光闪耀五洲惊。

参观铜陵有色展示馆有感

同迎盛纪开金凿，熔冶铜花别样红。

荜路推车创伟业，箩筐背矿胜愚公。
诗仙历迹融新画，巨子司歌育俊雄。
问鼎强林呈异彩，初心筑梦步匆匆。

铜陵有色矿工创业歌

火海挥钎凿不休，箩筐背矿竞风流。
献身有色留功业，铸就铜冠傲五洲。

□陆震日

铜陵有色颂（外二首）

古铜都

铜官矿史越三千，夏鼎商彝记变迁。
盛誉铜都名不愧，谪仙松下咏诗篇。

拓荒者

拓荒凿井劈山崖，大地深层愿作家。
谁论时空分昼夜，矿灯闪烁胜朝霞。

担当人

铜陵有色则风光，跃进全球五百强。
立市承梁为己任，铸新熔旧勇担纲。

筑梦行

创新革固重科研，器重人文育贵贤。
踵事增华开塞道，同酬筑梦敢为先。

□伍成义

铜陵有色展示馆观感

南瓜子是一味中药材，有很多别
名，如南瓜仁、北瓜子、金瓜米、窝瓜子
等。在我们老家，则称之为北瓜子。

老家人眼里的北瓜子是用来待客
的。农闲时节，来客，一盘炒熟的北瓜
子可以应急。客人在堂屋喝茶，聊天，
主妇在厨房淘米，择菜，一边听得堂屋
里的说笑声、嗑白瓜子声，这些声音交
织在一起形成一道长长的序幕，主妇在
幕后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桌饭菜便有
了眉目——此情此景来自童年印象。

我的童年与北瓜子密不可分。
秋天，地里的北瓜相约成熟，母亲

从刨开的北瓜里掏出瓜子，洗净，放在
团箕里晾晒，远远看去，白花花一片。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发现这白花花一
片的秘密的——生北瓜子原来会“唱
歌”！喏，放一粒晒干的北瓜子到门牙，
轻轻一磕，它便“嘎”的一声“唱”起来。
生北瓜子除了会“唱歌”，并无香味，可
是我还是被它迷惑了——清贫的童年
时代，这种迷惑像一首独创的曲子，有
多轻柔，就有多重要。因此，每当太阳
落山，母亲将收北瓜子的任务交给我
时，我都欢欣鼓舞，每一粒北瓜子都是
一首歌呀！

可是有一天，母亲说吃生北瓜子会
长出像延庆那样的龅牙，我立马惶恐
了！

延庆是我的邻居，常常来我的家中
玩耍。我胆战心惊，害怕一夜醒来我的
牙齿已发生沧桑巨变……

邻居延庆是个快乐的青年，他总是
一边走路一边哼唱。每当他哼着小调
走到我家门口，高声喊：“树桠，你好
呀！”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树桠”是延庆
强加给我的“小名”，是专门供他打趣
的：“你哥哥姐姐的名字中间都有个

‘树’字：树荣，树英，树莲，树枝……依
我说，你干脆就叫树桠吧。”我气得张口
结舌，欲还击他，他却迈着大步走开了。

我对“树桠”的厌恶渐渐盖过了对
生北瓜子的恐惧，因为，过了很长时间，
我发现我的牙齿并无异样。于是我终
于知道，所谓吃生北瓜子长龅牙，不过
是母亲为防止我糟蹋北瓜子而编造的
一个谎言罢了。可是，当我明白这一点
时，我对生北瓜子已失去了兴趣。

我日复一日地厌烦延庆喊我的“小
名”，直到有一天，延庆去了福建，再也
没有人拿我的名字来恶作剧了。

延庆去福建打工之后，村里很多年轻人
外出了。后来，我也离开了家乡，直到工作、
结婚，每当我回到老家，听闻村里的一些人
事变化时，几乎没有听过延庆的消息。慢慢
的，那个爱唱爱笑，爱对我恶作剧的延庆，像
一种不常用的符号，被我淡忘了。

再见延庆是上个月。那天傍晚，我
在老家的房前对着花花草草异想天开
时，延庆背着渔具从我家院子走到厨
房，就地倒了一堆活蹦乱跳的鱼，那是
他刚从河里钓来的。我循着声音回头
时，延庆发现了我。微胖的，脸上布满
皱纹的延庆用略带诧异的口吻向我喊
道：“咦，树桠回来了？”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曾经让
我厌恶至极的“小名”竟在我的心里激
起一股暖流，于是我愉快地冲着这个
二、三十年不见，快乐依旧的老邻居重
重地点了点头：“嗯，我回来了！”

延庆迈着大步，一路哼唱着走出院
门。初夏，院墙外，北瓜藤哼哧哼哧地
攀爬着，圆北瓜，扁北瓜，正铆着劲生
长：“喏，来点北瓜子，刚炒的，香着呢！”
晚风经过童年，吹过田野，村庄，儿时的
印记，鲜活，如昨。

□鲁叶青

与北瓜子的童年
空中梧叶飞，夜半簟生凉。立秋了，

我突然想起，春天时曾答应过，要与你去
看荷花的。细雨蒙蒙中，漫步双莲桥，看
荷花凌波微步，任清香沾满衣袖。这是
我向往的诗意和美好。只因一场病，心
愿随了风。

当然，如果没有这场病，荷花之约，
也注定是要辜负的。正如席慕蓉所说：

“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可是，我一直都
在这样做，错过那花满枝丫的昨日，又
要，错过今朝。”

曾经对你说，愿做一朵云，风吹不
散。这些年，其实早已明白，人与人之
间，没有风吹不散的缘分，只有或长或短
的陪伴。再深的情意，都敌不过岁月的
离散。疏淡与清远本是生活的常态，不
需要任何借口。

暑期追着《克拉恋人》看，只为饰演
雷奕明的罗晋，一颦一笑，简直就是翻版
的你。所以，雷奕明说的好多话，我也过
耳不忘。

“从今往后，只要你快乐就好，我可
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心事，全部都放在
一边，陪着你一起快乐。如果你受到伤
害，不管有多远，我都会跑到你身边来陪
你，我们之间，是朋友。”

喜欢“朋友”这个词，宽广而深远。
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虽然联系几近
于无，连节日问候都省略了。但每当我
遇到生命的难关时，你总是奇迹般地降
临到我身旁。

昨夜又梦到了你。在郊外的旷野，
山寒水瘦，茅草打着苍茫的手语。你在
一面石壁上刻字：愿岁月静好人长久！
你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奇怪的是，在梦
里，我也知道是梦。千头万绪的纠结，如
此真实。我说，我不相信长久。

你送我的玉镯，每年夏天，我总会戴
上两月。戴着玉镯，总会想起“情至玉
和”之语。为此，我写过一篇《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时光中的人，渐行渐远，唯
有馈赠之物，还温润着一肌一肤，留下绵
绵的念想。

海滨的落叶，还那样猖獗吗？你过
早爬满脸颊的皱纹，是拜这样寒湿的空
气所赐吗？初秋的细雨带来凉意时，我
想起你。想起浪花噬咬我们的脚踝，想
起你送我的贝壳手链，想起离别的大巴
开动时你慌乱中留下的手印……

吃酸菜鱼的时候，我想起你。想起
你说过，这是你的拿手菜。你说，你还会
做米酒、大饼、粽子。你说，幸福其实很
简单，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住木屋，
穿布鞋，吃糠咽菜……可是，如此简单，
却是无法抵达的奢华。

光阴的路上，相逢，不是太早，就是
太迟。一不留神，又失散了。人为的相
聚，倒不如怀念。不得已的，都已了。舍
不得的，都舍了。好在，我还可以把自己
的心，种在纸上。好在，我还能在笙歌酒
盏间，在午夜梦回时，想起你。

想你的时候，即是重逢。

□熊荟蓉

想你的时候即是重逢

儿时记忆中的三伏天，酷暑难
当。那时农村种双季稻，家家都“双
抢”，抢收抢种，季节不饶人，必须在立
秋左右栽下双晚稻秧苗。

当时我们家人口多，孩子小，在铜
陵港口码头工作的父亲会坐长途车准
时回家“双抢”。在闷热的天气里，全
家人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挥汗如雨
在稻田割早稻，中午天气热，十点多钟
就会回家。在村口老槐树下，“奶油冰
棒，五分一根；绿豆冰棒，三分。”卖冰
棒场长长声音传来，从家里跑到村口
迎接父母的弟弟妹妹用期盼眼睛望
着，这时，母亲从衣袋里掏出零钱给我
们每人买一支绿豆冰棒。卖冰棒的老
奶奶打开箱盖，不紧不慢地翻开一层
层小棉被，一股冰爽顿时袭来，迫不及
待含在嘴中的冰棒，更觉得是人间的

极品。
而后几天里，父母领着我们把稻

子用火桶脱粒，再挑到稻床上晒干，接
着又把田犁好。插秧比割稻要轻松一
点。父母清晨冒着露水到育稻田里拔
秧，将秧苗挑到早稻田里，就开始插
秧。我也加入插秧的队伍中，但每插
一趟到头，就觉得全身酸痛，像散了架
一样，父母对我说，小孩子没有腰。我
苦中作乐和父母做个鬼脸。晚上到
家，因双抢忙完了，身体透支大，母亲
会买上一条鱼，称上一斤肉，有时还会
到村里瓜田买一个十几斤重大西瓜犒
劳全家。那种苦中作乐，现在回想起
来，还有一丝暖意从心中滑过。如今，
农村实现机械化耕种，收回家的稻谷
当天就用机械烘干，而且村民只种一
季稻，农村很少有双抢了。双抢的苦

和乐，也许只能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
忆之中了！

记忆中，农民种地要交征购粮，家
里征购粮交后，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
我家人口多，壮劳力少，是生产队出名
的超支户。每年春三月，家里粮食都
不够吃，常常向亲戚邻居借粮吃。村
庄的路都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农村上街、走亲戚没什么交通工
具，出门基本靠双腿走。夏天交征购粮
跑一趟公社，常常累一身臭汗，全身湿
透。现在，农村种田，国家还有补贴。
前不久，我坐公交车回了一趟老家，走
进村庄，首先映入眼帘是一栋栋青砖黛
瓦徽派建筑三层别墅小楼，再没有低矮
的砖瓦房了，一望无际绿油油水稻田，
一行行白鹭在稻田间飞翔。如今，城乡
差距在逐渐缩小，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
荼，村民家用上了自来水了，宽带网络
进村了，主要路口安装了路灯和监控探
头，村口已通公交车。村民休闲时，在
村文化广场上看黄梅戏，跳广场舞，家
乡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陈之昌

双 抢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自己年幼时，偶尔也生病，只不过那时
没有记忆，隐隐约约听到父母念叨一
个医生的名字，此人数十年前在故乡
一带名气颇大，可谓传说中的“名
医”。我还听母亲讲到自己少时如何
拒绝吃苦药，被强行撬开嘴灌药等趣
事。

人生最难忘的多是第一次。我至
今还记得第一次打针吃药的情景，有
一年端午节前后，气温早晚凉、中午
热。某天早上，我被家长派去放牛，乘
着牛吃草的机会，一个人跑到池塘里
游泳，也许是农村池塘的水太脏，也许
是季节不对，上岸后连着打冷颤，不
久，我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当时
的感觉是天旋地转，身体一会儿发冷，
一会儿发热，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跑
到大队卫生室看医生，那时的村医俗
称“赤脚医生”，他们似乎很有经验，问
了几句，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金鸡纳
霜），很快痊愈。

参军以后，可能是不适应海岛气
候，我于1985年11月初生了一场病，
不发烧、不头痛，就是海风一吹咳嗽不
断，加上新兵连训练苦、伙食差，我的
感觉是痛苦莫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
又瘦又黑。老实说，那时年轻，不在
乎，我采取的办法是听之任之，不打
针、不吃药，过了一段时间，咳嗽不治
而愈。以后我又陆续生了几场病，自
我总结：每次生病都是因为不能适应
新的环境。

我们当兵的年代，团一级部队都
配备卫生队，那时全军各部队严格按
照“勒紧腰带过日子”，我们现役军人
虽然看病免费，但很少能开到“高档
药”。有一次，我因咳嗽不止，跑到部
队卫生队看病，医生格外“关照”专门
给我开了几盒高档药，无非是抗生素
之类的西药，但回去服用后“立竿见
影”，药到病除。还要一次，我咳嗽打
针，女护士大概是个新手，没做皮试，
就开始挂点滴，害得我一时心慌气短，

赶紧叫停，差一点“命悬一线”。
1993年夏秋之际，我请了婚假，在

铜陵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
气候变化的原因，还是奔波劳累的缘
故，“老毛病”又一次“袭扰”我，天天咳
嗽不停，天气稍一转凉，马上长咳不
止，使我苦恼万分。那些年，为了治好
咳嗽，妻子可谓“费心费力”，到处寻找
民间“偏方”，什么“冰糖炖雪梨”、“冰糖
炖枇杷叶”，这些个“偏方”偶尔试一试效
果不错，但连着使用，效果就差多了。

自己的毛病自己最清楚。为了治
好我的这些咳嗽毛病，我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就开始寻找治愈良方，但一
直找不到答案。因为咳嗽时间有时发
生在春季，有时发生在夏季，有时又发
生在秋冬季节；有时长咳不治，季节一
过，又不治而愈；有时吃药能够痊愈，
有时非得多次挂点滴方能治愈。

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
的条件。中医认为：“邪之所凑，其气
必虚”。我以为，一个人生病，最根本
的原因还是身体不够强壮。近些年，
我不断增加运动量，早上练太极，饭后
千步走，夏季常游泳，春秋满山跑。长
期的锻炼得到了回报，甚至连咳嗽这
些困扰多年的“老毛病”也不治痊愈。

□王征社

旧病杂忆

周潭镇位于长江北岸铜陵市郊区西
部，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铜陵市义安区
顺安镇南部，两地相距70多公里，都是
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而周姓人家恰恰在
两地都是名门旺族。笔者近期反复阅读
新修《枞阳县志》和《鹞石周氏宗谱》，仔
细推敲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
方以智亲笔《鹞石周氏续修序》和清雍正
年间宰相张廷玉亲笔小篆《周氏宗谱
序》，从而加深了对周潭镇鹞石周和义安
区凤凰周手足情的认识。

南宋末年，政治腐败，风气奢靡，小
朝廷风雨飘摇。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门户苏常一带，频传元军大举南犯，兵荒
马乱，百姓惊恐。宜兴柯山周氏四兄弟
周孔嘉、周孔庄、周孔吉、周孔敬决定迁
居避难，虔诚地到祠堂祭拜祖宗，各自立
誓，祈求护佑。祭毕，长兄孔嘉刚出祠堂
大门，见一白鹞腾飞，说：逢鹞始居。二
弟孔庄说：感念先祖居岐山（今陕西岐
山），有凤鸣于岐，名曰凤凰堆，遇凤则
居。三弟孔吉说：我舍不得家里的平田
水塘，见到有平田可种即居。小弟孔敬
仰望天空电闪雷鸣，如龙王呼风唤雨，
说：见龙必居。于是，他们安顿好家小，
日夜兼程，寻访理想之地。一日，他们
听说桐城地广人稀，民风淳朴，便从采
石矶乘船溯江而上，抵达长江北岸桐城
县境东乡，走到碧波荡漾的杨都湖畔，
遥望后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近旁有
一高山如鹞，询问乡民，答曰“鹞石
山”,弟弟们恭喜道：大哥找到福地了，
可以接嫂夫人和侄儿来安家了。第二
年，孔嘉长子文一公，名讳仕龙，南宋末
年进士，学识渊博，武艺高强；但他百事
孝为先，遵从父亲遗训，正式迁居此地，
披荆斩棘，以农耕为本，而且远离仕途，
热心设馆授徒，培养乡民子弟，成为德
艺双馨的乡贤。这位仕字辈先贤，就是
我们鹞石周的一世祖，仙逝后葬于周家
潭松园乾山。

再说兄长孔嘉公其时年近天命，念
念不忘父母生前教诲，身体力行孝敬尊

长、爱护弟妹、敦睦邻里、扶危济困的传
统美德，在匆匆办结自家迁居事宜之后，
火速带领弟弟们从江北来到江南铜陵县
太平钱家湾，寻访到父亲故交后人，相见
甚欢。叙谈中，得知离县城60里，有山
名凤凰，四兄弟喜出望外，不顾旅途劳
顿，婉谢主人挽留，第二天就赶到凤凰
山，但见青山如黛，花木扶疏，人烟稀少，
正是勤劳致富的好地方。于是兄长发
话，敦促二弟孔庄放心留下来处理安家
事务，自己则继续晓行夜宿，忍饥耐饿，
先为小弟孔敬在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
龙门觅得安家之地，后又为三弟孔吉在
青阳平田寻访到迁居之所。不幸的是，
孔嘉公积劳成疾，隐瞒病情，在平田去
世，就近葬于桐岭山。二弟孔庄闻讯，悲
痛欲绝，牢记兄长一辈子帮扶之恩，立足
凤凰山，栉风沐雨，创家立业，这就是凤
凰周的根源。从此，孔庄、仕龙叔侄情同
父子，后人也经常走动。鹞石周始祖文
一公仕龙，娶妻邹氏，生养恭先、恭明两
个儿子、子嗣有为，家业有成。二世祖庆
二公恭明，文武双全，娶妻陈氏，生养四
个儿子，人丁兴旺，子孙发达。元皇庆二
年（1313年），恭明公夫妇寿终正寝，合
葬铜陵县凤凰山泼珠崖侧风水宝地。其
嫡系后裔周大璋，清雍正二年（1724年）
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宰相张廷玉童年
师从大璋读书三年，结下深厚师生情
谊。张廷玉为相后，亲笔小篆为《鹞石周
氏宗谱》作序，并为周氏宗祠题写匾额

“理学名家”，称颂恩师；题赠木刻祠堂
楹联：“凤山朝九子；鹞石衍三公”，赞美
江南凤凰周氏和江北鹞石周氏家园有
九华山佛光普照，子孙后代向三公山桐
（城）庐（江）无（为）交界处繁衍绵延。
乾隆《铜陵县志·列传》记载：“其祖恭明
葬于凤山之泼珠岩侧。大璋尝率其侄
进士芬枫、孝廉芬斗、卜政诸人祀其墓，
兼爱其山水之胜，恒寄迹于斯，与铜之
人士以诗文相往还，其余韵至今未泯
云。”鹞石周与凤凰周的手足情深，由此
可见一斑。

□周大钧

鹞石周与凤凰周小考

收获的季节收获的季节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